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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暖的回味

红烧肉，是中国很独特的一道猪肉

料理，别的国家不大会去做成这么样的

一种形态的菜。

第一，它像是满粗犷的菜；肉是带

皮带肥带瘦的，最好还别切得太整齐，

烧出来乌漆嘛黑的，很不修饰的，很不

雕琢的。但这很适合是中国的菜。日

本这洁癖之国不至于这么做，西洋理性

文明之国也不这么做，越南这样的恪守

清淡美学国家，也不会这么做。

第二，它居然很天成地就出落得如

此美味的一道菜，中国各地都乐意这么

烧这么吃，湖南湖北会吃，安徽浙江也

吃它，广西贵州也吃，上海苏州当然也

吃。哪怕广东菜已太成熟，太多士绅的

筵席犯不着去端出红烧肉，但广东各阶

层的吃客绝对乐意吃它。

苏东坡说的一个诀窍，是少搁水。

可见红烧肉的娇艳体质能不被有些外

物耽误，像水，就最好别被耽误。另外

太多的老奶奶会说：“红烧肉加了竹笋，

就便宜了竹笋。加了豆干，就便宜了豆

干。加了卤蛋，就便宜了卤蛋。加了梅

干菜，就便宜了梅干菜。什么都不加，

就便宜了红烧肉自己。”哇，说得太好

了！确实红烧肉的美味，要用皮的黏

润、肥的腻油，来包容涵蕴瘦的香弹出

劲，使整体既不腴又不柴，一口咬下，香

美极矣。

或许正因为猪肉的带皮，它的肥肉

瘦肉有了这层皮的覆盖，烧起来特别有

滋味。并且，还有一节，有了皮，则极适

合红烧，也即，用酱油与糖来烧。如果

同样的肉，白烧，则味道不如红烧那么

全方位地迷人。

再说一事，狮子头，只用肥肉瘦肉

斩成小丁去烧，则完全不加酱油照样出

成隽品，甚至不少的吃家更强调说，白

烧的狮子头最好吃。我便是此中一

个。《狮子头》一文，下回再刊。

但红烧肉、红烧蹄髈、红烧猪脚，是

十分适合放酱油的料理，或许真因为有

那一张皮。

谈谈火候。烧的时候不主张动不

动就掀锅盖，便为了会灌进冷空气，就

像是苏东坡说的“搁了水”。冷空气跟

水，便是教瘦肉变柴的原因。

红烧肉怎么做呢？

老实说，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

做，也都做得很好。我今要说的，是

一些红烧肉在做法上与吃法上的审

美角度。

第一，先说小版本红烧肉。亦即：

卤肉饭上淋的那种“卤肉”。把肉带皮

带肥带瘦的切成小指头的大小（亦有

人只切带皮带肥的部分，不含瘦。坊

间极多卤肉饭摊子如此），丢进放了油

的炒锅内去炒。炒之前或同时，丢红葱

头。炒上一阵子，令肉的全身皆受到油

的热浸，并快要融释出自身的脂肪时，

加酱油与糖，这时可以加少许的水，并

继续炒热，当水都滚了，即关火。将炒

锅中的肉与汁，倒入一个陶锅中，然后

在陶锅内以小火慢慢焖烧，约烧半小

时，就可上桌。没吃完的，下一顿再上

炉去热，会更软烂。

第二，中型的红烧肉。差不多是麻

将牌宽度，只是肉更长一些。烧法和前

说小型卤肉一样，只是换陶锅后，焖烧

得久一些。

第三，大型的红烧肉。差不多是

臭豆腐的正方形宽窄，当然肉更厚得

多，这也是东坡肉的尺寸。烧法和前

说的“先炒油”差不多，只是东坡肉块

头大，炒法不同。炒锅里放的油多些，

如要烧六个东坡肉，可以一个一个

炒。即放入，然后把油摇动，也可以锅

铲淋油在肉上。一个油浸满、又炒微

黄后，取出，换下一个。如此六个皆炒

完，再搁入大陶锅中小火炖烧。也可

以每个放入一个坛子中加盖去蒸，这

就是“坛子肉”。

好了，有人要问了：“肉要不要滚

水烫过，把水倒掉，除去肉腥，再来

烧？”这是好问题。一般言，台湾家庭，

的确如此。我家也常这么烫煮、捞沫，

再倒水。但我前面说的，或是五十年

前你在山区取得农家养了一年半、两

年的吃馊水的成猪的例子，或是你近

日和黑毛猪农取得优质有机猪肉的

案例。

因为好的、养久的、吃馊水的、山

上农家喂养之老种黑毛猪，烫了水就

可惜了。

再说调味。酱油要放多少？糖放

多少？绍兴酒放多少？这就有个人的

喜好了。我会酱油放得少些。至于糖，

要令它与肥腴产生“共镕”，却又不尝起

来是甜眯眯的，那就是“红烧肉”了。至

于香料，桂皮与老姜皮就差不多了，八

角可以不搁。至于酒，只能放绍兴酒或

米酒，绝不可放红葡萄酒一如“红酒炖

牛肉”那套。乃加了红酒这种果实酒，

带了酸，就不是我们味觉中的红烧肉

了。没办法，这就是红烧肉的美学。

好，这是说制法，现在说吃法。

我多半喜欢做大块的红烧肉，即以

东坡肉为例，我做了，或许这餐只吃一

块。其余五块捞起放冷，不久，冰起

来。锅底的汁，另外装一罐也冰，日后

用来烧油焖笋、烧糯米椒、烧豆腐，或偶

尔丢两粒（如已冰冻）在荷包蛋上。当

然也偶尔拌面。

至于冰起来的东坡肉，没事吃饭切

几块条作为那一餐的少许猪肉菜。如

我吃卤肉饭，也是把它切成比小指头还

细的条状放在刚煮出来热腾腾的饭上，

哪怕没淋卤汁（我冰箱也有）。

另外，蒸鱼如想放五、七条肉条，

我也切东坡肉来用。就像也丢三四片

豆腐、十几条葱段同蒸一样。吃鱼时，

豆腐、葱段、肉片也吃。甚至尖的辣椒

镶肉，我也不用绞肉，照样把东坡肉切

成细条，往往大一点的糯米椒我只塞

进三、五小条带皮的肉，已然特别润

美。

更别说有时炒高丽菜，加一点切片

的东坡肉，也算是另一款的“回锅肉”。

寒夜要炒一盘蛋炒饭，只切十几小

丁，在锅中跟蛋屑、白饭、葱花相融一

道，哇，美味！

1 这是黑龙江北大荒广袤原

野上一处简陋的平房。寒冬即

将来临，旷野里寒风呼啸，小屋里烛光

摇曳。然而，此时此刻，它的两位男女

主人公却感到它从未有过的温暖和敞

亮——他们刚刚从收音机里听到了国

家决定恢复高考的消息，难抑心潮的激

荡和澎湃，深埋在心底的、从未泯灭过

的渴望读书的火苗像遇到了春风，“呼”

地一下燃烧了起来——这里，或许就是

改变命运的起点！

他们是夫妻，男的叫叶志鸿，女的

叫李慧蓉，是从上海下乡到这里的知

青。他们原是上海著名的重点中学格

致中学的高三学生，都品学兼优，考大

学深造的计划已思索再三，了然于胸。

然而，残酷的现实彻底摧毁了美好的一

切。他们来到这里务农。再苦、再累、

再寂寞难耐，他们都顶得住，唯独夜深

人静时，没能读大学的隐痛阵阵袭来，

令他们难以承受。他们也祈盼“被推

荐”“被保送”，可家庭出身的“先天不

足”，注定了他们与此无缘。今天，公

正、平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他俩能不热

血沸腾吗？

眼下最宝贵的是时间！一个多月

后就要考了，时间几成成败关键。两人

议论到这里，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了正

甜甜酣睡的刚一岁出头的儿子身上。

他们深爱着这个在黑土地上诞生的孩

子，寄予他父母亲全部的希望。他们为

他取名“翔舟”，寓意“乘风破浪，一帆风

顺”。可现在，正缠人的小家伙成了“累

赘”，成了“包袱”，“要拖我们的后腿

了”——思及此，慧蓉忍不住失声痛哭

——是不是太自私、太想着自己了！可

在这突然来临的改变命运的重大、亦很

可能是唯一的机遇面前怎么办呢？有

两全之策吗？

——他们决定把孩子送回上海爷

爷奶奶家里。

2 韩福壮推开了叶志鸿的家

门。福壮也是上海知青，因是

初中生，属知青中的小老弟。在连里

三排老叶是排长，他是老叶的兵。后

来老叶调到场部学校当老师，他送粮

到场部，常到老大哥家叙旧、解馋。老

叶家养了一群鸡，他爱吃炒鸡蛋。这

天，他告诉老叶，要回上海探亲了，问

有没有事要办。

“巧了，”老叶说，“正想把舟舟送回

上海。”如此这般前因后果一说，福壮一

口应承了下来。老叶补充说：孩子的叔

叔在大庆进修，他从那里坐火车到齐齐

哈尔回上海，你只要在齐齐哈尔火车站

把孩子交给他就行。知青回家探亲的

时候，互相你来我往，对彼此的家人都

熟悉。福壮说这事交给我，老大哥放心

就是。

这次福壮探亲与前几次不同，不是

一个人，而是两个人，另一位是他正恋

着的天津知青杨芝娟。芝娟要带他见

父母亲，听听老人家的意见。

可当福壮对芝娟说要带上舟舟时，

芝娟吃了一惊：带一个14个月大的孩子

出远门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她了解福

壮，是个热心而又实诚的人，便没多言

语，而是悄悄地多备了些物品。

农场地处偏僻，到火车站先要坐车

颠簸几十公里，然后上船摆渡过诺敏

河，再坐车半个来小时，到建在镇上的

叫“拉哈”的小火车站。这里只有过路

车，没有始发车，而北边有好些个农场，

知青众多，车从那里往南到拉哈往往已

挤得水泄不通。那天在车站上，福壮和

芝娟对志鸿和慧蓉说：“放心吧，你们就

好好复习迎考！”便抱着孩子，提着行李

挤上了车。果不然，车厢里已难有立足

之地，而不见了爸爸妈妈的舟舟一个劲

地哭闹，不一会儿三个人折腾得都浑身

湿透了。几个不相识的知青见状，让出

了半拉座位，芝娟和舟舟这才稍稍安稳

下来。好在拉哈到齐齐哈尔也就两个

多小时，连哄带逗的，挺了过来。

以为任务完成了，没承想在齐齐哈

尔火车站出了岔头。

下车后，芝娟抱着孩子，看管行李；

福壮候着从大庆开来的列车。车来了，

福壮在站台上来来回回地跑了好几圈，

就是不见老叶弟弟的影子，急得满头冒

汗。十几分钟时间倏地过去了，列车缓

缓地开走了。福壮一屁股坐在了冰凉

的地上。

另一个站台上，往天津去的车也走

远了。

看着舟舟，空空如也的站台上，两

个人傻了。

芝娟镇定下来，把带来的“杏元酥”

用热水泡软了，一口一口地喂舟舟。她

对福壮说，事已至此，我们把舟舟先带

回天津。

只有到沈阳的车了，他们只好上

去。到沈阳等了好几个小时后，再踏上

去天津的车。半夜两点多钟总算到家。

那一阵河北正闹地震，天津也受到

影响，家家户户都住在房前屋后搭的棚

子里。睡意蒙眬的家人听到芝娟的声

音，忙起来相迎。可看到她抱着一个孩

子，顿时惊讶不已：说带男朋友来，怎么

连孩子都有了？！一番解释后，家人的

笑容才来到脸上。防震棚简陋，但安

全。芝娟的爸爸让出铺位，让芝娟带着

舟舟休息；福壮跟着伯父住到屋里。

第二天晚上，小家伙发起了高烧。

夜里十一点多钟，芝娟、福壮和芝娟家

好几个人急急地带去看急诊。医生说，

吃多了，食火，喂点小中药就会好的。

凌晨，天刚刚蒙蒙亮，芝娟觉得身边怎

么热乎乎的，一看，是舟舟拉了一大泡

“黄金”。再瞧小家伙，正咧嘴笑呢。

3 怪就怪那时还没手机。老

叶弟弟当时在车上候着呢。他

想这是趟到上海的车，福壮回家探亲，

肯定要上这趟车的。车启动后，他挨个

车厢找，来来回回走了一个多小时，一

点踪影也没有，汗顿时急出一头。他搞

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只知道事情坏

了。到了上海，抬头盼了几天的爷爷奶

奶只见小儿子，没见大孙子，急得不知

说什么好。正在这时，福壮的电报来

了：孙子在天津，明天就回。

4 原计划在天津呆三天后，福

壮一个人回上海。芝娟和福壮

父母要不要见面，要见面的话什么时候

见，将视芝娟父母对福壮的“面试”后再

行酌定。

真是计划没有变化快。这三天，

“夹在中间”的舟舟，扮演了芝娟家人考

察福壮的“重要角色”。说实在的，福壮

的长相并不出众，眼睛眯缝着，还戴副

近视镜，个头也不高，总之不咋“起

眼”。但他热心解人之难，对舟舟体贴

入微，表明是个有责任感、有爱心的人，

这可比什么都要紧啊！芝娟父母悄悄

议论：姑娘跟着这个小伙，靠得住。

要走了。父亲对芝娟说：“福壮一

个男的带孩子不方便，这些天孩子和你

更熟，你和他一起到上海吧，路上也好

有个照应。”芝娟听得出来，父亲的表

态，是基本认可福壮了。

福壮家在一条窄窄的弄堂里。到

上海是大白天，光天化日之下，福壮领

了个女的，女的又抱着个孩子，加上大

包小裹，好一派“浩浩荡荡”的样子，弄

得好奇的邻居们像夹道欢迎似的都探

出头来张望——“福壮不得了啦，没听

说他结婚，小囡介大啦！”不一会工夫，

整条弄堂风一样传说着福壮的故事。

接下来，自然是好一番解释。平静之

后，福壮的家人才细细端详起芝娟的俊

模样来。

——哎，这一节是不是有点“跑题”

了？从送舟舟“跑”到福壮和芝娟的恋

爱上了。可说实话，“题内”和“题外”，

有时怎么掰扯得清呢！

5 以后的事情顺理成章，就不

细说了：志鸿、慧蓉双双金榜题

名。毕业后，志鸿被省城一家教育企业

相中；慧蓉留校任教，后公派德国深造，

成了生物学领域的专家。之后他们到

江苏一所高校任教。慧蓉到退休年龄

后，学校不让她“全退”，继续发挥资深

教授的作用，做年轻老师的督导。他们

的儿子翔舟，真的“飞翔”起来——高中

毕业被新加坡高校录取，在那里读大学

和工作，业绩优异。

福壮和芝娟如愿走到了一起，和和

睦睦的。女儿也有了女儿，他们喜滋滋

地当上了外公和外婆。

6 千里送舟舟的事，一直尘封

在福壮和芝娟的记忆里。

没承想，知青老了，但心仍年轻，热

热闹闹地搞起了一个网站，大伙在这里

回忆往昔，倾诉友情。芝娟难忘那段往

事，想把它写下来放到网上。福壮不同

意，说不要“显摆”。芝娟说：“不是显

摆，只是想重温当年战友间的真诚和

情谊。”

于是，不为大伙所知的这段经历传

播开了。志鸿和慧蓉是流着热泪看完

的，不止看了一遍，而是好几遍。他们

知道把一个幼儿带到几千里外的上海

途中的不易，但没想到其间还有那么多

感人和曲折的情节……

一封“伊妹儿”，把芝娟的回忆迅捷

传送到了新加坡，传到了它的“始作俑

者”翔舟那里。翔舟读着，怔怔的，暖暖

的，泪水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海鲜市场”（圈子里对闲鱼的“爱

称”）摆噱头，你花两百块买的黑胶，进去

打八折售出，系统还告诉你“赚了160

元”。有多少人是这套逻辑的信徒？不

清楚。反正我是，在此摆摊已近五年，平

均四天能卖出一张闲置唱片。所谓闲

置，是赋闲，并非无用。

今年开春，有北方友人推荐我读一

本在某国际大都市开出租的非虚构写

作。友人在出版业奋斗多年，升至部门

领导，我反问：“如果我写一本《我在海鲜

市场卖唱片》，你接不接。”对方回了一个

浮夸表情，终结话题。

人生如此尴尬。偶尔出席盛大场

合，在中信泰富的屋顶花园碰见熟人，或

许因为我先前在其单位做过讲座，对方

客客气气说：“王老师，你现在属于全职

作家对吗？”啊，多么痛的领悟。老实讲，

是失业为我戴上这顶高帽子。还记得一

八年，居委会阿姨打电话关心，用乡音问

我：“弟弟啊，为啥不上班呢。”听我解释，

她又说：“最近街道里要办招聘会，你来

好吗。”其实失业并非我被盯上的原因，

断缴社保才是，自从我恢复交金，介绍工

作的好心人突然消失。

任何人，用了上班的劲头写作，真有

可能自命作家。天天坐家里，我发现卖

唱片是可以祛魅的。比如有同文（民国

时在同一张报纸上写文章的，互称“同

文”）问我：“难道你就不焦虑吗？”我讲：

“焦啊，焦的时候就多上架几张唱片。”对

方又问：“卖得掉？”我说：“是尖货就容易

成交。”在国内淘唱片的圈子，尖货是一

句切口，缘自北方，赛过上海人讲的嗲

货、崭货，又像广东茶点，可以细分为特

尖、大尖、小尖。这套江湖规矩，最早我

是在一个叫“现代变奏”的摇滚乐论坛

（BBS）领教的，距今已有廿多年了。

回头看，小青年面对唱片只做加法，

这种贪婪而且受到祝福，是前流媒体时代

的一个脚注。六年前，我曾在某讲座上揶

揄豆瓣的老派，居然还有人在音乐页面点

“想听”。真正滑稽，我也是在嘲笑自己的

偏见——只有被实体唱片喂大的乐迷才

能与“想听”共鸣——抑或表达对新生代

的妒忌：他们如果想听某张唱片，在国内

外的流媒体平台是很容易达成的。无法

回避，唱片与上海话都丧失了实用性，变

成某种腔调，或者说，生活方式。

这当然很残酷。有朝一日，私人收藏

归零。世间藏家，本质是被物品收藏，肉

身接力，化为藏品上的钤印、签名、指纹。

有一词叫鲸落，原指鲸鱼死后坠入海底，

尸体促进深海生命的繁荣，长达百年。某

留日朋友曾在饭局中与几位申城碟霸（切

口，拥有海量唱片之人）谈及他在二手店

BOOKOFF打工的一幕。“当时店里收了一

批 ECM，”他说，“JanGarbarek，一套；

KeithJarrett，一套；JohnSurman，一套；反

正ECM喊得响的名字，都是一套一套，西

德初版，品相老老好。”碟霸们嘴都圆了，

仿佛那些唱片是从他们家里搬走的。朋

友继续说：“我当时就想，肯定是某个听新

爵士的日本人死掉了，家属又不听，三钿

勿值两钿处理，哎。”他的那声叹息，唤醒

了我的学生时代；上海的梧桐区曾经有不

少骑黄鱼车的都市漫游者，左顾右盼，手

中的摇铛发出滴铃、滴铃、滴铃的响声，如

今看来，那属于法器。

披头四乐队唱得好，Letitbe，即上

海话的“让伊去”。我认识的碟霸并不焦

虑，他们一边叹息，一边下更多的海淘订

单。这些人还都想过开唱片店或书店，

此类想法如同流感，是咖啡店在上海扩

张的外援。某好友，在西区开过一家艺

术书店，上手真卖掉几本书，后来店里的

流水被饮料完全支配，有一回，我在书店

坐满两小时，只进来两个人，父亲模样的

为小男孩点了一瓶宾得宝，关照几句，转

去书店对过的健身房跑步。我盯着小把

戏，他蛮乖的，用平板电脑看动画片。

“海鲜市场”起伏不定，生意好的辰

光，我那没有名字的唱片店单日也能卖

出几张黑胶。我时常会想，如果我有那

个立升，真在上海开了一家实体唱片店，

每日有幸接待多少客人？我说的可不是

进来消费的顾客，而是有兴趣进来看看

的人。去浣熊唱片兜一圈，通常外地碟

友访沪，我都会引他们去岳阳路，也是清

楚浣熊的东家多么艰苦。实体唱片店属

于重仓行业，大概率是忙活半天，赚了一

房间的库存。相反，在“海鲜市场”会遭

遇不少吃“预售”款的姜太公，你付了钞

票，他再去进货，典型的空麻袋背米。

也是在“海鲜市场”，我治好了矫情

的毛病。三四年前，如果有人发消息问

我：“老板，在吗？”我肯定要帮他校路子，

如同某阶段，我经常纠正别人，别叫我作

家。如今的我，已经麻木。偶尔还会遇

到大声点菜的客户，问我某某乐队某张

专辑有吗。我说：“没有。”对方条件反射

道：“老板，那你会进货吗？”我只好跟他

解释：“老板不进货，老板只卖闲置的个

人收藏。”

老板而且还不大接地气。譬如我绝

对避免在“海鲜市场”消费，为了唱片的

成色我实在太挑剔。有些卖家会在店铺

的公告栏写道：“品相王子请绕行。”劝退

的就是我这种人。电影《尽善尽美》

（AsGoodasItGets）我看过三遍，收获

许多欢笑与共鸣（与男主角的作家身份

无关），对某些被杰克 ·尼科尔森演活了

的强迫症感同身受。记得廿年前，我入

手一张英伦摇滚大尖，友人要求过目，结

果他在簇新的唱片内页（Booklet）上留下

几个油腻腻的指纹，根本擦不掉，这种悲

剧常见于印刷品的黑色封面，是的，那本

小册子是纯黑的。他立马道歉。从他看

我的眼神，我确信自己当时很丑，那种对

视的巨大反差，仿佛出自穆索尔斯基钢

琴套曲《图画展览会》的第六首。也只有

在这个层面，我认可Mp3是伟大发明，

起码，别人问我借唱片，它可以代替。而

在流媒体时代，问人家借唱片仿佛成了

远古的宗教仪式。

滴铃、滴铃，法器像女妖歌唱。在

“海鲜市场”，我唯一称心的一次买家体

验也伴随着这种声音。那时，我写的雅

尔（JeanMichelJarre）文章已发表，看到

系统推荐的“雅尔访华音乐会”内地版黑

胶，品相几乎完好，心动了，因为卖家在

上海，允许当面交易。我如约来到某小

区门口，等黑胶出现，居然比照片里还要

新，新到我难为情。卖家讲：“你有空

吗？还有老多堆在屋里，老头子刚过世，

最近忙了大扫除。”多年以前，我有过闯

入陌生人家的类似经历，当时为了买书。

我请卖家把不要的老唱片搬到客

厅，大概翻看，清一色的轻音乐、古典音

乐，统统国内版，属于黑胶收藏的禁区。

对方看我不响，吆喝起来：“一道去，算你

便宜点。”赛过小菜场卖黄鱼带鱼车扁

鱼，收摊价。我说：“再便宜也不要，这点

物事毫无吸引力。”他很失望。我自责话

说得太狠，找补道：“但是品相是真的好，

应该有销路的。”他不响。我又说：“是真

的新，过了几十年哦，像没听过一样。”他

叹长气，问我香烟吃吗，又被我谢绝。

一段不欢而散的蓝调记忆，但是，经

常会在我与圈外朋友的闲聊中浮现。最

近那次，人家对于我卖唱片表现出某种

善意的怀疑：“你真的舍得吗？”我说：“舍

得啊。讲出来你或许不相信。我专门卖

自己最欢喜的唱片。”朋友不响。我继续

说：“连自己都不欢喜的唱片，别人为啥

要买？其次，我有一些谈不上欢喜的唱

片是不能卖的。比方讲，朋友送的。送

朋友唱片往往是挑对方不熟悉的精品，

这样才能不断进步嘛。”另一些唱片也被

视为非卖品，是因为它们特殊。譬如那

张“雅尔”。事实上，它搬到我家之后，只

在唱机上转过一次。之前，我用清水冲

洗它，在强光下，我发现AB两面存在一

些细微的使用痕迹，我拿纸巾轻轻擦拭

它的身体，摆上转盘，调到每分钟三十三

转的速度，唱臂抬起，左移，唱针如飞机

的起落架，接触高速旋转的唱片外缘，啪

嗒，拾取的信号被系统放大，经过音箱，

传入耳膜。

“真的，”我对朋友说，“当时我看到

那张雅尔黑胶那么新，突如其来的共鸣，

一个素未谋面之人，不可能再见到，但是

他曾经那么爱惜自己的唱片。”朋友打断

道：“我懂。”我说：“真的，那感觉实在太

强烈了。”朋友说：“我懂。”我不响。她继

续道：“因为我父亲也收藏了这样一批黑

胶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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